
跨性別運動對女性主義的挑戰
卡維波

婦女解放≠性別解放
歷來對於「性別壓迫」的理解就是男壓迫女，而「性別解放」

就等於「婦女解放」。但是這樣的理解在今天必須隨著歷史社會的

進展而被修正。

性別政治在過去主要是個「男尊女卑」的不平等問題，亦即，

男人位於「性別階層」的最上層，而女人則處於男人之下。但是「性

別階層」的結構只有上下兩層嗎？

實際上當然可能更複雜，例如女人之中也可以區分出不同階層，

如「良 (家 )婦 (女 )／淫婦 (壞女人 )」；或者，男女之中也有「正常」

與否的區分 (像娘娘腔男人等等偏差的性別表現 )。不過，從概念層

次來說，「性別階層」也至少是個「三層」的結構：男人在上層，「跨

性別」處於性別階層的最底層，相較之下，女人則是性別的中間階層。

婦女是性別中層、跨性人才是性別底層
作為一個中間階層，婦女既遭受性別壓迫，也和性別有著千

絲萬縷、難以割捨的利益和慾望糾葛，故而以婦女為主體的性別解

放運動在徹底砸爛性別階層的革命上常有著躑躅不前的游移與侷

限。女性主義作為婦女解放的意識形態因此也同樣地存在著立足點

(standpoint)的限制，導致其愈來愈無法隨著性別解放的步伐前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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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跨性別為主體的性別解放運動出現後，女性主義更明顯的暴露它

根本缺乏理論資源來妥善解釋與拓展性別解放運動；而女性主義所

謂的「性別」批判，被顯示其實是以「女人」這種性別，代理包辦

或篡奪了「跨性人」這個最下層性別的發言位置。

早期西方的主流婦運先對同性戀、後對變性與反串表現頗大的

敵意，對於變態的、侵略的或「好色」的女性情慾也加以排斥，更

大力批判性工作、代理孕母、身體整形、基因工程與新人工生殖技

術。這些表面上看來不同的批判議題，在仔細加以分析後，都顯示

它們是立足在「女人」此一抽象範疇上的批判，也因而受制於女人

此一中間階層性別的侷限，無法徹底的分析性別體制的全貌。

相反的，從性別底層的跨性人立足點出發的性別分析，對上述

議題卻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，以下我以女同志的「T婆」與「不分」

爭議為例來說明這一點。

女性主義：T 婆的性別還是女人
眾所周知，女性主義用「女同性戀連續體──女人認同女人、

女人愛女人」的說法來將女同性戀收編到婦女運動內，但是這個說

法已經遭到許多挑戰：有人強調「女同志不是女人」，也有人重新

提出「同性戀是第三性」的概念，還有人認為連續體的說法完全忽

略了同性戀的「性」(因此需要提出酷兒理論 )。此外，女性主義的

同志政治基本上分化了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，這也遭致了一些團結

男女同性戀運動者的反對。跨性別運動基本上都同意這些挑戰。

最令人爭議的則是，女性主義認為「T／婆區分」政治不正確 (或

至少是可疑的、不值得提倡推廣、需要被多元化的 )，認為女同志運

動應該朝向「不分」T婆的方向，而且還認為「變性反串」是強化性

別刻板印象等等。從跨性別運動的眼界來看，這些批判立場歸根究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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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不肯也不願將男女性別當作構成主體的一種「成份」，而是將性

別當作構成主體的「本質」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簡單的說，在跨性人所要造就的社會裡，性別已經不以「男人」

或「女人」的方式存在，而只是人的一種打扮、一種氣味、一種情慾、

一種作料、一種配件、一種成份、一種表演；故而男女性別可以和

其他 (年齡、種族等 )成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。姑且不論未來

以基因工程、人工生殖技術、生化電子技術之助，如何造就一個多

種多樣的第三性 (跨性別 )或第四性 (無法以性別來想像 )的社會，

即使在目前，透過身體整形、扮裝、荷爾蒙治療、健身、色情產品、

性解放論述、代孕、性工作、性愛次文化、藥物等等，一個跨性人

的身體也已經可以同時擁有男女成份、各種性慾望、跨年齡與多文

化的特色。

跨性運動：性別只是選擇的一種存在形態，而非存在本身
對於這樣的跨性人而言，「牠」們早就是「不分」了，牠們是

所謂的「男女不分」──這是跨性別的最起碼意義。不過，變性反

串與同性戀等人的「男女不分」並非所謂的「中性」，而是將男女

只當作「成份」或「性表現」，而不是本質；因為，跨性人的慾望 (性

偏好 )、認同和身體，早已經使牠們無法符合本質定義下的男女了。

從激進的性別解放立場來看，應當頌揚的正是跨性人的「(男女 )不

分」，而「男女」兩類人的存在則是政治不正確的，是應當在性別

解放中被消滅的。

然而女性主義卻很奇怪的忽略同性戀本身已經是「不分」的這個

事實，反而要在同性戀中貶抑 T／婆之分、頌揚 T婆「不分」。這

意味著女性主義基本上還是把同性戀與變性反串等看成「不是男人、

就是女人」，亦即，把跨性人分為男女兩性 (例如 T就是男、婆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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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，男人變性後就是女人，等等 )；換句話說，女性主義不認為這些

跨性人已經是「(男女 )不分」了──女性主義還是把性別二分套在

跨性人身上，堅持兩性，無視於跨性的存在。

從跨性別運動的角度來看，所謂的 T／婆、零號與一號之分，

只是把「男女性別」當作一種成份、一種原料、或一種性的吸引力，

而不把它當成男女的實體存在。亦即，T婆不是兩種性別，而是兩

種性表現；同樣的，變性反串等跨性人所表現出來的「兩性」不是

sex(性別 )而是 sexy(性感 )。

跨性運動：T 婆的性別不是兩性而是跨性
換句話說，跨性別運動以一個新的角度來詮釋同性戀和變性反

串中的性別表現：同志不是男人女人，而是跨性人；變性反串也不

是本質上非男即女，而只是以男女「面貌／裝扮」現身的跨性人。

當然，跨性人未必只以男女面貌來裝扮自己，其性別裝扮可以是半

途的、片面的、中性的、酷異的、混雜的、難以辨識性別的。

不過，在這裡我們不是說：同性戀與變性反串必然就是跨性人

(或現狀就已經是跨性人 )──這樣的說法會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

──我們只是說：採取跨性別的詮釋角度來建構上述主體，對性別

解放最為有利。在今天，大部分同性戀和變性反串者都仍然從男女

兩性的二分角度來看待自己，然而這種自我意識乃是現成的性別體

制的建構，本文則認為同志與變性反串應該揚棄舊有的性別體制，

重新以跨性角度來建構自己，同樣的，女性主義者也應該揚棄舊有

的性別體制，重新以跨性角度來建構自己。

徹底追求性別解放的女性主義不應再度把這些跨性人趕回性別二

分的牢籠裡，不應將女同志限定在女性的範疇內 (而因此也把男同志

歸類為「男人」)，而是去發展男女同志的跨性別面向，讓同／雙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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戀和變性反串陰陽人等跨性別主體帶領女人進到性別解放的迦南地，

使女人終將也能夠「女不女」。

跨性運動期待可以摧毀人倫家庭的新生物科技
在女性主義的發展歷程中，曾有不少女性主義者認同跨性別的

願景，認為「消滅 (目前存在形態的 )女人男人、消滅 (作為主體的 )

性別」是婦女解放的目標，而且科技可以被運用來加速實現這個過

程。但是這種女性主義觀點已不多見。相反的，近年來當跨性別主

體開始以偏差變態面貌、自在自得的浮出地表時，很多女性主義卻

害怕這些主體會成為流行，蔚為風尚。女性主義更反對一些勢必改

變社會倫理的科技發展，其理由是這些科技被男性或醫療所掌控，

會損害女人利益或自主。可是女性主義本身卻從來不正面積極宣傳

「科技改變社會倫理」的必要性，從不讚揚那些可以幫忙摧毀目前

的人倫、家庭、母職與兩性身體的科技，從不指出可以促進性別解

放的遠景方向的科技，像跨性人所期待的半人半機器的生化電子人

(cyborg)或機器戰警式的性機器 (sex machine)、基因工程終能複製

大批性際人 (intersexuals俗稱陰陽人 )、或者陰莖配著聳乳的新身體

美學、能代孕的動物等等。

以上所述並不是性別科技的進一步社會工程 (social engineer-

ing)，而是性別解放者已經根除了人文主義的思鄉懷舊，正歡欣鼓舞

地迎接一個沒有男人女人的世界。而繼續希望女人永遠存在的女性

主義正是那不忍割捨性別體制的具體表現。

兩性時代的結束，四性世紀的到來
以女人 (第二性 )為主體的性別解放，其實只是爭取「兩性」平等

的婦女解放；只有當「第三性」的跨性人得到解放時，才能有真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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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解放。不過，跨性人運動的發展當然也會使「跨性別」這個概念

逐漸失效。(當性別被跨越時，跨性別又焉能存在？ )一個無法以性別

來歸類或想像的人種也自然在萌芽中，目前我們姑且冠以「第四性」

這個保守的名稱；然而重點是，我們此刻正處於「兩性時代的結束，

四性世紀的到來」的歷史時刻 (何春蕤 )。

在這個歷史時刻，女性主義還能扮演什麼角色呢？女性主義是

否已經是一個逝去的性別解放思潮呢？我基本上認為以「女人」為

性別思考軸心的古典女性主義在許多社會裡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角

色，這不是說女性已經和男性平等，而是說古典女性主義的理論資

源與立足點已經無力進一步推動性別解放，許多爭取男女平等的作

為已經開始產生反效果、或者反而打壓了許多女人和其他社會主體。

這個現象解釋了西方後女性主義思潮崛起的背景。除非女性主義能

站在跨性的立場來決定婦運的方向策略，女性主義的逝去似乎是不

可避免的。

【後記：本文初次發表時的題目是 逝去的女性主義――跨性別運動

的挑戰 ，此次發表除了題目改動外，內容改動很少。這篇文章初

次發表的時刻乃是台灣跨性別論述展開的時刻，稍早同志圈已經持

續有 T 婆與 CC Gay 的討論，1999 年中央大學性／別研究室的超薄

型學術研討會特別邀請 Judith Halberstam 和 Neil Garcia 來分別討論

Brandon Teena 被殺事件和菲律賓娘娘腔同志，並同時與性別人權

協會、文化研究學會聯合舉辦題為「性別壞份子」的座談會，2000

年春天性別人權協會主持電影《男孩別哭》(Boys Don’t Cry) 之首

映會以及一些相關的校園讀書討論活動 ( 配合跨性別小說《藍調石

牆 T》(Stone Butch Blues) 中譯本的出版和紀錄片《T 的氣味》(Scent 

uVa Butch) 放映 )。環繞著電影與小說於是出現了「跨性別 TG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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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述生產，也在大眾媒體間積極取代「性別認同錯亂 GID」的污

名，後來 2000 年底還有以跨性別為主體的學術研討會。總之，這

篇文章乃是在這樣的氛圍與脈絡下的產物，帶有一些挑戰與論爭的

性質。】


